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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的吸毒者

除去在少林寺学武的两年，今
年18岁的阿峰从未离开过自己的
家乡：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

太康县是豫东的一个农业大
县，至今仍未摘掉“国家级贫困县”
的帽子，它同时也是一个劳务输出
大县，当地相关部门统计，这个有一
百多万人口的农业大县，每年至少
有一半人外出务工。

在国家禁毒委统计的涉毒区域
中，太康县并不显眼。但一个可怕
的趋势是，和全国不少内陆县市一
样，它的涉毒人口和案件都在快速
增长中。

新近统计数据显示，2016 年，
太康打掉了两个贩毒团伙，收缴各
类毒品 10.3 公斤。当地一位警察
说，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太康县取
得的最大的一次禁毒战果。

这位警察表示，他最开始也被
这个数字吓到了，没想到能有如此
多的毒品出现在中国一个内陆县城
中。新京报记者了解到，目前，太康
县登记在册吸毒人员847人，其中
67.3%是35岁以下的年轻人。

放眼全国，吸毒人员同样呈现
低龄化的趋势。《2016年中国毒品
形势报告》显示，2016年，全国吸毒
人员总量仍在缓慢增长。其中，青
少年吸毒问题突出。截至2016年
底，35岁以下青少年吸毒人数148.6
万名，占比59.3%。

阿峰至今保持着太康县最小吸
毒者的纪录。两年前，阿峰在当地
警方一次打击毒品犯罪行动中被控
制，当时他16岁。

彼时，太康警方接到群众举报，
称太康四中后面一栋家属楼内，有
人聚众吸毒。警方出击，吸毒者疯
狂逃跑，3人更是直接从2楼跳下，
其中之一便是年仅16岁的阿峰。

记者面前的阿峰顶着一个洋葱
头发型，四周的头发都被剃光，只剩
下头顶一圈染黄的头发杂乱生长
着。他穿着一件灰色棉睡衣，指甲
内满是黑色的污垢。他解释说，前
晚忙了一晚。戒毒之后，他回到家
中和父母一起卖菜。他的工作是每
天凌晨去进货。

这份工作让他苦不堪言，不仅
需要过人的体力，而且要熬夜，不过
他还不准备放弃，因为同之前的生
活相比，这份工作让阿峰觉得虽然
辛苦，但心里踏实。

因为不爱学习，阿峰小学没毕
业便辍学回家，其后去少林寺学习
武术，同样一无所成。回到太康之
后，阿峰彻底迷失在县城街头。他

和十多个朋友成天混在一起，玩一
种叫“穿越火线”的游戏，吃饭、喝
酒、打架，成为众人眼中的“坏孩
子”。

一次，在一位“大哥”的客厅里，
阿峰第一次见识到冰毒。这位“大
哥”是阿峰在网吧里结识的，“他对
我不赖”，阿峰说。

“大哥”面前摆着一个矿泉水
瓶，瓶子插着一出一进两个管子。

“大哥”吸了几口，非常享受的样子，
他鼓励阿峰也“来一口”。

就这样，阿峰沾染上了毒品。
阿峰说，他一共吸过3次毒，都是在
这位“大哥”家。

两次毒品风潮

在一位工作30多年的太康警
官记忆中，吸毒案的增多是在2005
年前后，从南方省份“输入”太康。

当时，一些在南方省份的务工
者返乡，将在南方养成的这一不良
癖好“输入”太康。太康本地一些有
钱人或者所谓的“江湖人士”最先被
影响。当夜幕低垂，在太康的一些
宾馆、酒吧、KTV内，“来上几口”成
为一种身份的象征。

“当时他们吸食的主要是海洛
因等老式毒品，吸食人群的年纪
较大，和现在完全不一样”，这位
警官说。

在太康当地承包工程的周先生
说，他沾染上毒品也是因为社交，

“混社会的需要”。他们也最早见识
到毒品的危害，很快就有人倾家荡
产，加上当地对贩毒吸毒的严厉打
击，“大家都不傻，多数不再吸了”。

没想到的是，第二波风潮来得
如此之快。上述警官介绍，最近几
年，受经济大环境的影响，南方发达
地区一些工厂关门，不少务工者被
逼返乡，新的吸毒习惯再次被带回
太康。

这波毒品主要是冰毒等新式毒
品。它们大多是合成毒品，用有机
合成的方法制造，包括冰毒、摇头
丸、K粉等。

借助务工者的返乡潮，这种新
型毒品从大城市向小城市、乡镇、农
村高速扩散。

一名从事戒毒工作十余年的医
生告诉新京报记者，由于制毒技术
的发展，犯罪分子依靠国内良好的
化学工业基础，生产合成毒品越来
越容易，国产合成毒品“产量大价格
低，打得金三角没有招架之力”。

国家禁毒委发布的数据也支持
了这位医生的说法，根据《2016年
中国毒品形势报告》，2016年，全国

破获制毒物品犯罪案件444起，缴
获制毒物品1584.6吨，其中一类易
制毒化学品 305.43 吨，同比增加
75.5%。

报告分析称，2016 年，全国吸
毒人员中，以海洛因为主的阿片类
毒品滥用人数增势放缓，以冰毒、氯
胺酮为主的合成毒品滥用人数增速
加快，滥用新精神活性物质有所发
现，呈现出传统毒品、合成毒品和新
精神活性物质叠加滥用特点，毒品
滥用结构发生根本变化。

一位禁毒民警说，与老式的毒
品相比，新式毒品对年轻人更具诱
惑，危害也更大。

周先生见到过这样的场景：一
次好友聚会结束后，大家喝得东倒
西歪，一个年轻人取出一个矿泉水
瓶子，熟练地制作起吸食冰毒的工
具。然后，这位年轻人招呼好友吸
上几口，“醒醒酒”。

周先生说，冰毒能够麻痹神经，
吸食过后人容易亢奋，几天都不用
吃饭，而且性能力会显著提高，这也
是冰毒被这群年轻人当作醒酒工具
的原因。

更可怕的是，不少吸毒者毒瘾
发作时会呈现一种癫狂状态。阿峰
曾经目睹一位“毒友”自残，他拿着
刀一刀接一刀地割自己，手上、肚子
上满是伤口，血流不止。

危险的时尚

这波危险的“毒品下乡潮”中，
最先被攻陷的是类似阿峰这样的失
学少年。

阿玲比阿峰大两岁，这位大大
咧咧的女孩子经过了两年的强制戒
毒，两个月前才从戒毒所出来。

阿玲六七岁时，父母离婚。判
给母亲的阿玲勉强上到初中，随后
辍学在家。

阿玲在太康街头找到她的存
在。身材高大、性格像男孩子一样
的她成为小伙伴中的“大姐大”。这
群年轻人冲动异常，为了一件小事
就有可能在街头大打出手。

阿玲回忆，一次走路她朋友不
小心和别人碰了一下，双方都不依
不饶，分别打电话叫人，几十个年轻
人就此在街头展开混战。

“那个时候也不知道害怕，反倒
觉得砍人有面子。”阿玲说。

朋友几次“不上瘾”的鼓励之
后，阿玲开始吸食冰毒，人生由此失
控。

在她最初的认知中，吸毒是一
种时尚，并由此获得一种区别于同
龄人的优越感。“我吸毒，我比你牛

X。”阿玲说。
不过，她紧接着用一句脏话形

容自己当时的无知：“像个傻X一样。”
太康县一位民警认为，错位的

时尚观让阿玲这样的青少年越滑越
远，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

吸毒之后，阿玲和母亲的关系
更加紧张。要么成天不回家，回家
第一件事便是要钱。阿玲的母亲
说，如果不给，女儿就会发脾气，在
家乱砸东西，甚至对她拳头相向，

“整天闹得家里不安宁”。
2015年 1月，阿玲的母亲借口

看亲戚，将女儿骗至北京的一所戒
毒学校。但不到一个月，阿玲便被
学校“礼送出境”。在学校，阿玲完
全不服管教，学校禁止学生用手机，
为了拿回自己被“没收”的手机，她
一脚踹开了管教的大门。

回到太康后，阿玲很快复吸。
记者了解到，在毒品面前，不仅

是阿峰、阿玲这样的“问题少年”几
乎毫无抵抗力，就连一些大学生也
经受不住毒品的诱惑。

阿城在郑州念大学，去年暑假，
阿城被一位他所仰慕的“大哥”带
入了局。此前，这位“大哥”已经两
次“鼓励”阿城“吸一口”。第三次，
好奇心战胜了恐惧，阿城走上吸毒
之路。

吸毒成为这群年轻人挥霍青春
的一种社交方式。阿城说，就像现
在大家互相派烟一样，当时他并没
觉得吸食冰毒有什么不对，只是觉
得“挺刺激的，好玩”。

2016年6月，河南省禁毒办副
主任、禁毒总队副总队长黄亚伟在
接受《大河报》采访时说：青少年对
新生事物有强烈的好奇心，极易受
到毒品的诱惑；对接触到的隐蔽性
极强的新型毒品没有辨别力，缺乏
毒品防范意识；有的家庭教育失当，
父母离异，家庭残缺，得不到家庭温
暖的他们开始寻求刺激，以吸毒为
乐；在外地打工生活的青少年容易
受到老乡、同事或者朋友等身边人
的教唆指使，交友不慎使他们走上
犯罪道路。

国家在行动

“一个失学少年，有多大可能接
触到毒品？”阿峰的回答非常干脆：

“极有可能”。
一位自愿戒毒领域的专家陈捷

（化名）则认为，社会大众尤其是农
村人口，对合成毒品的认知存在极
大的误区，认为其不会上瘾，对其危
害、预防及成瘾后治疗等根本没有
概念，这是导致“毒品下乡”及青少

年吸毒者泛滥的一个重要原因。
“海洛因时代，国家对毒品危害

的宣传很到位，通过各种科普宣传
让大家对粉状的毒品都有一定的认
识。而对现在越来越流行的化学合
成毒品，却是少有宣传。”陈捷说。

与轻松沾染上毒品相比，戒掉
它要费力很多。

阿峰、阿城涉毒未深，警察的及
时出现，将他们从毒品中解救出来；
吸毒上瘾的阿玲被警察送去了戒毒
所强制戒毒。

两年的戒毒经历不堪回首，阿
玲向家人保证：“打死都不会再吸毒
了！”但屡受伤害的家人已经不再相
信。如今阿玲无论去哪儿，母亲都
会伴随左右。

太康县公安局一位缉毒警察
说，一次吸毒，终身戒毒。不少人戒
毒之后，再回到原来的圈子，极有可
能再吸。如果再吸上，就很难再戒
掉了。

如果没有外界强力介入，大部
分吸毒者都会走上同一条路：“男的
偷、女的卖。”一位曾经的吸毒者告
诉新京报记者：为了筹集毒资，男的
会去偷、去抢，女性吸毒者则很有可
能卖淫。

作为曾经的吸毒者，周先生对
毒品扩散的路径非常清楚，他保护
自己女儿的方式是不让她和社会上
不三不四的人接触。周先生的女儿
现在正在上初中，和曾经的阿峰、阿
玲一样，正值叛逆期，保护好女儿成
为周先生当下的“主业”。

太康上述缉毒警察说，缉毒是
一个良心行业，每一次对吸毒者的
打击，其实都是一次对年轻人的挽
救。他表示：尽管太康从一开始便

“严打”毒品，但一县一区的努力，仍
架不住涉毒案件高速增长的态势。

2月22日，公安部在深圳召开
联合打击制毒犯罪“4·14”专项行
动工作会议。国家禁毒委员会副
主任、公安部党委委员、反恐专员
刘跃进在会上说，尽管打击制毒犯
罪取得重大战果，但国内制毒犯罪
仍高发多发，并呈现出向内地加快
蔓延趋势，打击制毒犯罪已进入攻
坚阶段，遏制制毒蔓延也处于关键
时期。

公安部决定，今年3月至8月，
部署开展打击制毒犯罪专项行动，
以“端制毒窝点、打制毒团伙、清制
毒原料”为重点，坚决把制毒团伙网
络窝点歼灭掉，坚决把制毒犯罪分
子嚣张气焰打下去，坚决把制毒问
题快速蔓延势头遏制住。

（文中未成年人均为化名）
（谷岳飞）

小县城里的吸毒少年
内地青少年吸毒现象增多，公安部开展缉毒专项行动

过去数年间，毒品在中
国正悄悄经历一场“下乡”
运动。相关统计数据显示，
毒品呈高速从大城市向小
城市、乡村扩散。

这其中，最大的受害人
群是青少年。据3月27日
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发
布的《2016年中国毒品形
势报告》显示，截至2016
年底，全国现有吸毒人员
250余万名，其中近六成是
35岁以下的青少年。

禁毒宣传走进校园。 一次抓捕行动中，警方现场查获的毒品。


